
●●●●● ●●●●● ●●●●●C YM

◆随行漫记 􀲻潘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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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漫谈 􀲻潘江涛

◆朝花夕拾 􀲻张 斌

母校的容貌，在记忆里已有些斑驳了。但闭上眼，那气息
便扑面而来：雨水溅在操场上的泥土气，旧平房屋檐下青苔的
湿凉气，还有课桌木缝里，粉笔末与岁月混成的、难以言说的
气味……

四十年前的树人中学，那是一座被农田与村落谦逊环绕
着的中学，入眼便是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墨色最浓处，是几
排灰扑扑的平房，一到冬天，冷风从窗缝里尖啸着钻进来。所
谓的操场，不过是一片被脚步踏实了的黄土地：晴日里跑过，
身后便拖起一尾淡淡的烟尘，雨天则成了泥淖。唯一的厕所在
操场的那一头，去上个厕所，鞋底总要增厚几分。课桌是粗陋
的，桌面上沟壑纵横，那是学子无意间刻下的年轮。我们便伏
在这样的桌上，用笔尖追逐着一个个亮晶晶的梦。

刚到树人中学读高一那年的9月10日，正是教师节，空气
里还浮动着夏末的燥热。学校举办第一次全校作文比赛，主题
是“我的老师”。许是少年心气，觉得胸中有万千话语亟待倾
吐，关于讲台上那清瘦而渊默的背影，关于夜色里教师宿舍窗
口那常明的灯火。我只觉得笔尖追不上思绪的流淌，刷刷地写
下了作文标题《小草赞》，开篇转用了当时正流行的歌：“没有
花香，没有树高，你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文章交了去，
并未多想。直到那个午后，语文老师陈规超——一位值得我
们敬仰、说话温软、年已70多的老先生，将我叫到办公室。“你
有灵性，”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文字里有光，要惜护它。”
没多久，竞赛结果出来，我的作文得了一等奖，老师把获奖作
文用毛笔誊写在大张的白纸上，张贴在操场边教室的墙上，让
同学们观摩。那一刻，窗外老树的蝉鸣骤然退远，世界静得只
剩我的心跳。作文竞赛的奖品是那个年代非常稀有的一个小
小公文包，包上用红笔赫然批着“树人中学作文竞赛一等奖”。
那红，像雪地里燃起的一小簇火苗，灼热地烙进我的眼里，那
簇火苗，从此在我心底执拗地燃着了。

八十年代的风，是裹挟着油墨与诗行吹来的。它掠过广袤
的国土，也钻进了我们这座简陋的校园。一时间，海子、北岛、
顾城的名字，成了比任何方程式都更神秘的密码，在年轻的唇
齿间被郑重地传递。校园里，几个高年级的“才子”振臂一呼，

“浪花文学社”便应运而生。“浪花”，多贴切啊，我们不正是在
时代与青春的洪流边缘，那几朵渴望跃起、渴望发出自己声音
的微小水沫吗？

高二那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格外丰沛。一个平凡的午后，
文学社社长许静生过来告诉我，以文学社的名义向《群众文
化》杂志社推荐了三篇作品，其中有一首我的诗。过了不久，那
期《群众文化》出版，我的那首诗，方方正正、清清楚楚地印在
散发着淡淡纸香的内页上。那是我们学校发表的第一个铅字
作品，老师把那首诗小心地从杂志上剪裁下来，用相框装裱
了，挂在了教师的大办公室里。我那“文学梦”，仿佛在这一刻
被这小小的、坚实的铅字，轻轻地，却也是永恒地，锚定了。

那些年，我们有青春，有文字和梦想。
直到如今，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文学社在许静生的组织策

划下刻写、油印我们自己的一本诗集。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打
印机，有的只是老旧的油印机、一筒蜡纸、一支铁笔。我的几首
诗歌便排在诗集的最前面，那字迹是朦胧的，边缘晕开毛茸茸
的蓝，像晨雾里的远山。我们贪婪地嗅着这新鲜的墨香，传阅
着那些尚显稚拙却滚烫的诗句，仿佛捧着的不是几页粗糙的
纸，而是整个世界。那深蓝的、微微润开的字迹，成了青春最本
真、最浓烈的印记。

后来，我带着自己装订的“作品集”，走进了大学校园。大
学的诗社，有明亮的研讨室，有铅印的社刊，有更广阔的视野
与更激烈的思辨。然而，我总觉得自己诗歌的根须，依然深深
扎在中学时代那泥操场之下，扎在那诗集的油墨香里，扎在语
文老师那温暖的声音里。

参加工作后，诗人的桂冠终究未能落在我的头顶，命运将
我引向了新闻行业。助理记者、记者、主任记者……职称的阶
梯一步步向上，不变的是与文字朝夕相对的宿命。那些在中学
时代被唤醒的对语言的敬畏，对真实的求索，对人间烟火的体
察，恰恰成了我职业生涯最深厚的底色。

如今，四十年光阴如河水般奔流而去。母校早已迁了新
址，高楼广厦、塑胶跑道，窗明几净。那泥泞的操场，那漏雨的
平房，那刻满沟壑的课桌，都已在时代的推土机下化作尘埃。
我的文学梦，最终没有长成参天大树，但它化作了一脉潜流，
滋养了我的一生。那泥土里的星光，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一
种方式，在静静地亮着……

泥土里的星光

茫茫天水汇江龙茫茫天水汇江龙，，处处津梁欲赛虹处处津梁欲赛虹。。
车马驰驱帝王过车马驰驱帝王过，，东西往返南北通东西往返南北通。。
扁舟几叶蒲帆远扁舟几叶蒲帆远，，素练一条明月朦素练一条明月朦。。
风雨百年谁见证风雨百年谁见证，，桥头巨木势豪雄桥头巨木势豪雄。。

桥头古樟
◆汉诗节拍 􀲻朱中宝

一

细读《王彦超传》（2026年1月，中
国华侨出版社），心中生发一个疑问：
在群星璀璨的义乌名人谱里，王彦超
有没有一席之地？

书架上有一册《义乌名士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头至尾找不到
王彦超的名字。再翻沉甸甸的《浙江文
史记忆·义乌卷》，还是没有涉及王彦
超的片言只字。

暗自思忖，此乃正常现象。因为王
彦超虽是五代至宋初的四朝名将，却
并非土生土长的义乌人。至于他为何
会选择义乌作为“最后的家园”，有一
篇网文从人文、地理和环境三方面给
出理由，还是颇具见地的。

我给此书作者王光助发去微信，
问他网文作者“麒念舞”是不是他的笔
名，收到的回复是否定的。他说，这篇
网文“尽赞王彦超的智慧和才能”，他
是“非常同意”的，“但在叙述史实方面
尚不够严实”。譬如，黄巢起义是唐末
大规模农民起义，其时王彦超尚未出
生，网文却说他是“一个见过唐末黄巢
起义的沙场宿将”，显然与史实不符。

这一网文还写道，“王彦超是在开
封去世的”“他生前最后的请求，是将
自己葬回一个地方——婺州义乌县明
义乡玉门岗”。倘若网文说得没错，那
么王彦超对义乌的地理环境是相当熟
悉的，至少下葬之地“玉门岗”是他自
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可是，事实呢？

《宋史·列传·王彦超》只写到王彦
超的功绩、为人，并无“卒于开封”之记
载。所以，我更认可王彦超后裔、冰心
散文奖获得者王国益的文字：“公元
983 年，王彦超毅然放弃京都的优裕
生活，辞别昔日的僚朋，放下人生的羁
绊，携其眷属，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南迁
之途。一家人经绍兴到义乌，选择在尚
阳王村落脚。后人又迁居至五指山麓
的前川村。”（《前川梦吟》，载2015年6
月19日《浙江日报》）

从落脚到离世，王彦超布衣粗食，
晴耕雨读，已在义乌“前川”遁隐了 3
年。换言之，“前川”是个地名，但从诞
生的那天起就不单是一个地理名称，
更多的是一个人文概念。

王光助生于斯长于斯，对先祖王
彦超的认知与宗亲王国益是完全一致
的。所不同的是，王光助推出的《王彦
超传》是长篇历史小说——从“名将出
生”起笔，到“名将逝世”收尾，42章21
万字，“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比王国
益的散文《前川梦吟》有更多的转圜
空间：“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王彦
超率全家从会稽徙居婺之义乌赤岸
折桂里水月塘旁王村……公元986年
初，王彦超寒热数天，退热后仍咳嗽不

止……次日是清明大节……老爷魂归
西方……安详睡去如回家一样。”“金
华府刺史见报，急写奏章八百里加急送
予宋太宗。宋太宗见报异常哀伤……命
金华府衙代朝廷前去吊唁抚慰。”

王彦超之墓建在王村中轴线上，是
王彦超生前依据地形地貌设计的——
从南向北，凤林山、水月塘、水月祠依
次排列，不铺张却规整：“墓占地半亩
许，正面朝西，墓丈余见方，墓面两侧
各有石柱一根，中为墓碑，上书‘邠国
公王彦超墓’。”

二

汪曾祺说：写小说，写的是回忆。
王彦超呱呱坠地时，是中国历史

最混乱的年代之一：五代更迭，十国割
据，今日的节度使，明日就可能身首异
处。而王彦超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12 岁从军，跟随后唐魏王李继岌征
蜀，目睹主帅在政治斗争中遇害；侍奉
过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见识过“儿皇
帝”的屈辱；在后周郭威、柴荣麾下屡
立战功，参与过决定中原命运的高平
之战。

掩卷而思，《王彦超传》以史为纲，
以典型人物、事件、场景及其历史关系
的讲述为中心，用心讲述五代至宋初
的历史故事，构成作者王光助在这部
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行文方式，颇有古
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

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是传记
创作最本质的特征，但从严格意义上
来说，任何虚构都是不允许的。王光助
在创作《王彦超传》中严格遵循传记写
作的底线，即一切以史实为基准，历
史、人物及其关系不能虚构，更不会篡
改。在此前提下，他又特别青睐讲故事
的方式方法，对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地
归集或叙述。

譬如，“杯酒释兵权”是耳熟能详
的历史典故，折射出王彦超“深谙进
退，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倘若不读
原文，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往往只知其
一，不知其二。因为“杯酒释兵权”并非
一次性完成，而是先内后外分两步进行
的：第一次是公元961年，针对禁军将
领，宋太祖赵匡胤召集石守信、高怀德
等高级将领饮酒，以委婉方式劝其交出
兵权，顺利解除中央禁军的威胁；第二
次是公元969年，赵匡胤故技重施，宴
请王彦超、武行德等手握重兵的地方
节度使，劝其退休养老，从而消除了藩
镇割据的隐患。在演绎这一历史典故
时，王光助讲究铺垫、节奏、层次，努力
做到脉络清晰而又不失故事性。同时，
作者注重对情调、场景氛围的渲染或
营构，完美凸显王彦超审时度势、急流
勇退的“智者”形象。（《杯酒释兵权》）

又譬如，赵匡胤早年落魄时曾投

奔王彦超，却被王拒之门外。称帝之
后，以“宽仁”自居的赵匡胤竟旧事重
提，所幸王彦超听出了弦外之音，急中
生智，降级顿首曰：“勺水岂能止神龙
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者，盖天使
然尔。”在《立家规，三代隐居不扬名》
中，王光助对这几句话开展了谨慎而
有限度的想象——有渲染，有细描，有
特写。如此叙述未必完全等同于历史
场景，但又是合乎情理的。

三

书写名人传记，通常被圈内人士
称作“走钢丝”——史实与艺术之间的
平衡。

读作品，也是在读作家。王光助毕
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看其履历，舞
文弄墨并非专长。然而，王光助走起

“钢丝”，却是驾轻就熟，亦不逊于某些
专业作家。

2022年，74岁的王光助开始文学
创作，3 年后成功推出一部以浙中山
区几对男女青年成长、婚姻为主线的
长篇小说《新生之路》（2025年6月），
出版社给予的评语是：“作品以锐利的
洞察触及时代精神内核，以沉静的笔
触引发广泛共鸣与沉思，展现了文学
穿透人心的力量。”

王光助是王彦超第36代孙，但凡
与先祖有关，无论是坊间口耳相传的
轶事，还是宗谱上详细记载的文字，他
都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先祖王彦超

“在四朝更迭中得以善终，并让家族在
义乌开枝散叶，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
套乱世中的生存哲学。”

王彦超是一位有血有肉的“儒
将”，既有武将的勇猛与忠诚，又有文
臣的仁爱与谦逊；既有建功立业的雄
心，又有急流勇退的清醒。或许，王光
助正是被这种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所
折服，才萌发为王彦超写一部传记的
意念。而且，因为有了《新生之路》作铺
垫，他亦知晓这是一场极富挑战性、极
具难度的文学创作活动——从知识储
备、史料梳理、篇章构思，到落实于纸
面或电脑屏幕的具体写作，其中任何
一个环节都不可能轻松，需要身力和

心力的双重合作、艰辛付出。
在苦等《新生之路》出版的日子

里，王光助系统梳理了唐末、五代、宋
初的历史文献，摘抄、甄别与王彦超有
交集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详细了解
王彦超所处时代的衣食住行、官衔等
专业知识。其中，细读的书籍有《二十
四史》《新唐书》《五代史》《宋史》《资治
通鉴》《中国通史》等。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读
的书。书读多了，表达的欲望也就越发
强烈——王光助“青春焕发”，上午伏
案创作 3 小时，下午再续写 2 小时，2
个月便完成初稿，又花 8 个月修改、
补充和考证。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用心血凝
结而成的。在我看来，王光助勾勒的
王彦超形象真实可信：一是无限接近
本源性的历史真实，以及有限度地依
靠想象和虚构而生成的艺术真实，两
者交相辉映；二是依靠文献发掘、整
理和研究所得来的“文献真实”，无不
经过比对、核查；三是由亲临其境、田
野调查所累积生成的“客观真实”，以
作家视野和经验所淬炼出的“审美真
实”，难分彼此。三种“真实”交融互
济，让“活化”了的王彦超从故纸堆中
走出来，站立在阳光下，接受崇敬与膜
拜，功莫大焉。

四

“我写的是名人传记，就要有史学
家的诚实。”王光助坦言，“有关王彦超
的民间传说，包括宗谱上的记载，基本
上是符合历史原貌的，但也有一些明
显的差错和矛盾之处。譬如，说王彦章
是王彦超的兄弟，王彦超曾任越州节
度使等，其实是不存在的。”“把不存在
的东西，即便那东西是荣耀和光环，强
加给历史人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态度。”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
王光助以文学笔触勾勒的王彦超形
象，是否客观逼真，读者自会评说。令
人感佩的是，王光助以古稀之年敲击
键盘，尝试写作，无疑是一次艰苦的精
神寻根，是特别值得言说的。

从《王彦超传》看名将形象

暮春的风暮春的风，，裹着东海特有的湿润裹着东海特有的湿润，，
轻轻漫过临海桃渚古城的石墙轻轻漫过临海桃渚古城的石墙。。我又我又
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脚步放得极轻脚步放得极轻，，生生
怕惊扰了沉睡在石缝里四百多年的忠怕惊扰了沉睡在石缝里四百多年的忠
魂魂。。作为一名作为一名义乌人义乌人，，来桃渚来桃渚，，不是单不是单
纯的游山玩水纯的游山玩水，，而是赴一场跨越时而是赴一场跨越时
空的约定空的约定，，一场与戚家军义乌兵的一场与戚家军义乌兵的
深情邂逅深情邂逅。。

桃桃渚城渚城，，又名桃城又名桃城，，三面枕山三面枕山，，东东
面临海面临海，，地势险要地势险要，，是明代专为抗倭是明代专为抗倭
而建的千户所所城而建的千户所所城，，也是戚继光在台也是戚继光在台
州抗倭的重要战场州抗倭的重要战场，，20012001年被列为第年被列为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 城 的 城 墙 全 由 乱 石 干 砌 而古 城 的 城 墙 全 由 乱 石 干 砌 而
成成，，没有刻意打磨的规整没有刻意打磨的规整，，每一块石每一块石
头都带着天然的棱角头都带着天然的棱角，，恰似当年义恰似当年义
乌兵们不屈的脊梁乌兵们不屈的脊梁，，透着军事堡垒透着军事堡垒
独有的刚毅独有的刚毅。。

城门还在城门还在，，只是早已褪去了当只是早已褪去了当
年的威严年的威严，，两块破旧的门板两块破旧的门板孤零零孤零零
地靠在石墙上地靠在石墙上，，木纹里嵌着岁月的尘木纹里嵌着岁月的尘
埃埃，，默默诉说着无尽的沧桑默默诉说着无尽的沧桑。。我抬起我抬起
手手，，指尖抚过冰凉的石墙指尖抚过冰凉的石墙，，凹凸不平的凹凸不平的
触感里触感里，，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硝烟仿佛还残留着当年的硝烟，，能能
触到义乌兵们手握兵器的温度触到义乌兵们手握兵器的温度。。望着望着
这扇沉默的城门这扇沉默的城门，，我的思绪悄然穿越我的思绪悄然穿越
了时空了时空，，撞进了那个倭患频仍撞进了那个倭患频仍、、民不聊民不聊
生的年代生的年代。。

明嘉靖年间明嘉靖年间，，台州沿海三五百里台州沿海三五百里
皆为倭穴皆为倭穴，，而桃渚作为门户而桃渚作为门户，，更是首更是首
当其冲当其冲。。正统四年正统四年（（14391439 年年），），倭寇曾倭寇曾
血洗桃渚血洗桃渚，，““积骸如陵积骸如陵，，流血成川流血成川””，，即即
便隔着五百多年的时光便隔着五百多年的时光，，依旧让人不依旧让人不
寒而栗寒而栗。。直到嘉靖三十八年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1559

年年）），，戚继光亲赴义乌戚继光亲赴义乌，，招募了四千义招募了四千义
乌子弟兵乌子弟兵，，组建戚家军组建戚家军，，踏上这片满踏上这片满
目疮痍的土地目疮痍的土地，，才为这里的百姓带来才为这里的百姓带来
了生的希望了生的希望。。义乌人的骨子里藏着一义乌人的骨子里藏着一
股坚韧不拔股坚韧不拔、、敢打敢拼的韧劲敢打敢拼的韧劲。。他们他们
是一群耕耘劳作的农民是一群耕耘劳作的农民，，没有正规的没有正规的
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却有着最纯粹的家国情却有着最纯粹的家国情
怀怀，，不懂兵法谋略不懂兵法谋略，，却有着守护家园却有着守护家园
的坚定信念的坚定信念。。

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沿着青石板路往里走，，脚下的石脚下的石
板被岁月板被岁月磨得光滑磨得光滑，，两旁的老屋错落两旁的老屋错落
有致有致，，白墙黑瓦间透着江南水乡的韵白墙黑瓦间透着江南水乡的韵
味味，，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偶尔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见我见我
驻足驻足，，便笑着说起当年戚家军义乌兵便笑着说起当年戚家军义乌兵
的故事的故事。。““听说那些义乌兵听说那些义乌兵，，个子高个子高，，嗓嗓
门大门大，，说话我们听不太懂说话我们听不太懂，，可心眼好可心眼好。。””
白发苍苍的老人眉眼间满是敬佩白发苍苍的老人眉眼间满是敬佩，，““我我
祖辈说祖辈说，，当年他们来的时候当年他们来的时候，，从不拿百从不拿百
姓一针一线姓一针一线，，还帮着我们耕地还帮着我们耕地、、修房修房
子子。。””这些朴实的话语这些朴实的话语，，像一把钥匙像一把钥匙，，打打
开了那段被时光尘封的记忆开了那段被时光尘封的记忆。。

顺着老人指的方向顺着老人指的方向，，我登上了后我登上了后
所山的山顶所山的山顶。。两座残存的空心敌台静两座残存的空心敌台静
静地矗立在那里静地矗立在那里，，青砖青砖黛瓦黛瓦，，虽历经虽历经
风雨侵蚀风雨侵蚀，，却依旧挺拔却依旧挺拔。。这是戚继光在这是戚继光在
桃渚抗倭的见证桃渚抗倭的见证，，也是义乌兵们用双也是义乌兵们用双
手筑起的防御屏障手筑起的防御屏障。。不同于简易的警不同于简易的警
楼楼，，这两座敌台采用长方形条石砌筑这两座敌台采用长方形条石砌筑，，
台中空台中空，，分为两层分为两层，，上层可瞭望敌情上层可瞭望敌情，，
下层可驻扎士兵下层可驻扎士兵、、存放粮草器械存放粮草器械。。站在站在
敌台上远眺敌台上远眺，，东海的碧波尽收眼底东海的碧波尽收眼底，，远远
处的烽火台清晰可见处的烽火台清晰可见，，恍惚间恍惚间，，我似乎我似乎
看到了当年义乌兵们日夜值守的身看到了当年义乌兵们日夜值守的身
影影。。

后所山的碑亭里后所山的碑亭里，，存放着存放着《《桃城新桃城新
建敌台碑记建敌台碑记》》的残片的残片，，碑文虽已漫漶碑文虽已漫漶，，
却依旧能辨认出却依旧能辨认出““参府戚公参府戚公””等字样等字样，，
无声地诉说着戚继光与义乌兵们的抗无声地诉说着戚继光与义乌兵们的抗
倭功绩倭功绩。。我俯身细细品读我俯身细细品读，，耳边似乎响耳边似乎响
起了当年义乌兵们挥汗如雨修筑敌台起了当年义乌兵们挥汗如雨修筑敌台
的声响的声响，，眼前浮现出他们疲惫却坚定眼前浮现出他们疲惫却坚定
的脸庞的脸庞。。

站在站在当年的战场遗址上当年的战场遗址上，，我闭上我闭上
双眼双眼，，厮杀声厮杀声、、呐喊声仿佛穿透时空呐喊声仿佛穿透时空
而来而来。。义乌兵们手持狼筅义乌兵们手持狼筅、、长枪长枪，，呐喊呐喊
着冲向倭寇着冲向倭寇。。他们摆出鸳鸯阵他们摆出鸳鸯阵，，配合配合
默契默契，，一人持盾防御一人持盾防御，，一人持狼筅打一人持狼筅打
乱敌阵乱敌阵，，长枪手趁机刺杀长枪手趁机刺杀，，弓箭手远弓箭手远
处掩护处掩护。。有记载说有记载说，，一名义乌士兵被一名义乌士兵被
倭刀砍中手臂倭刀砍中手臂，，却依旧死死握住狼却依旧死死握住狼
筅筅，，奋力斩杀倭寇奋力斩杀倭寇，，最终倒在了战场最终倒在了战场
上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义乌兵中还有很在义乌兵中还有很
多多，，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诠释了““忠忠
勇勇””二字的真正含义二字的真正含义。。

战役结束后战役结束后，，桃渚城得以保全桃渚城得以保全，，百百
姓们捧着自家酿的米酒姓们捧着自家酿的米酒、、热气腾腾的热气腾腾的
饭菜饭菜，，迎接凯旋的义乌兵迎接凯旋的义乌兵，，那份军民同那份军民同
心的情谊心的情谊，，在战火中愈发深厚在战火中愈发深厚。。如今如今，，
在古城的博物馆里在古城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当年义还陈列着当年义
乌兵使用过的狼筅乌兵使用过的狼筅、、长枪长枪，，还有他们后还有他们后
来北上修筑长城的砖块来北上修筑长城的砖块———那些幸存—那些幸存
的义乌兵的义乌兵，，后来奉命北上后来奉命北上，，用守护桃渚用守护桃渚
的忠勇的忠勇，，去守护万里长城去守护万里长城，，将义乌人的将义乌人的
坚韧与忠诚坚韧与忠诚，，刻在了更大的疆场上刻在了更大的疆场上。。

漫步在古城的街巷漫步在古城的街巷，，每一步都踩每一步都踩
着历史的痕迹着历史的痕迹。。城西的石墙边城西的石墙边，，一块残一块残
存的城砖上刻着模糊的铭文存的城砖上刻着模糊的铭文，，据说是据说是
当年义乌兵们烧制的当年义乌兵们烧制的；；巷口的老井巷口的老井，，相相

传曾为义乌兵们提供过饮用水传曾为义乌兵们提供过饮用水；；就连就连
路边的野草路边的野草，，都似还残留着当年的硝都似还残留着当年的硝
烟气息烟气息。。我走走停停我走走停停，，触摸着一处处与触摸着一处处与
义乌兵相关的遗迹义乌兵相关的遗迹，，心中满是感慨心中满是感慨
———这些来自义乌的子弟—这些来自义乌的子弟，，远离家乡远离家乡，，
告别亲人告别亲人，，用青春与热血用青春与热血，，守护了一方守护了一方
百姓的安宁百姓的安宁，，他们的忠勇之气他们的忠勇之气，，永远留永远留
在了桃渚的土地上在了桃渚的土地上。。

返程的时刻临近返程的时刻临近，，我缓缓走下城我缓缓走下城
墙墙，，回望那两座矗立的敌台回望那两座矗立的敌台，，回望这片回望这片
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曾被鲜血浸染的土地，，心中百感交集心中百感交集。。
四百多年的时光四百多年的时光，，倭患早已成为历史倭患早已成为历史，，
那些浴血奋战的义乌兵们那些浴血奋战的义乌兵们，，也早已化也早已化
作石城之下的一抔黄土作石城之下的一抔黄土，，但他们的英但他们的英
雄事迹雄事迹，，被桃渚百姓代代相传被桃渚百姓代代相传，，成为永成为永
不褪色的记忆不褪色的记忆。。

作为一名义乌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义乌的文艺工作者，，我我
常常在想常常在想，，我们应该如何铭记这段历我们应该如何铭记这段历
史史，，如何传承这份忠勇精神如何传承这份忠勇精神。。或许或许，，是是
像桃渚百姓那样像桃渚百姓那样，，将这些故事代代相将这些故事代代相
传传，，让英雄的事迹永不褪色让英雄的事迹永不褪色；；或许或许，，是是
常走上这片英雄的土地常走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感受那份跨感受那份跨
越时空的忠诚与热爱越时空的忠诚与热爱，，汲取前行的力汲取前行的力
量量；；或许或许，，就是用文字就是用文字，，记录下这些英记录下这些英
雄的事迹雄的事迹，，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四百多在四百多
年前年前，，有一群义乌兵有一群义乌兵，，在台州桃渚在台州桃渚，，用用
热血与生命热血与生命，，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
英雄传奇英雄传奇。。

离开桃渚古城离开桃渚古城，，我还是那样的依我还是那样的依
依不舍依不舍。。我知道我知道，，我带走的我带走的，，不仅仅是不仅仅是
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更是对戚家军义更是对戚家军义
乌兵的敬仰与缅怀乌兵的敬仰与缅怀。。

再见再见，，桃渚古城桃渚古城。。我想我想，，我一定还我一定还
会再来会再来。。

石城藏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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